我的父亲张农
张留春

我父亲最大的女儿是应春，最小是我留春。大姊死难于“四一二政变”，不久我父亲也故世了。那时我才十几岁，有关我父亲的事情，我都不大知道。只从《南社社友姓氏录》中了解到我父亲曾参加过南社，是南社社员。

张农，字都金，号鼎斋，江苏吴江人。入会编号为“954”。在柳亚子《五十七年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：“在家中请了一位宿儒张鼎斋先生，来教她（指柳亚子的三妹公权）专修国文。鼎斋先生讳农，原名肇甲，号都金，是分湖葫芦兜张氏五子之后，也是湖滨一个书香世家。他的女儿应春，名蓉城，别号秋石，是我办党时第一个得力的女同志，后来牺牲殉难。我颇有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的惶愧……鼎斋先生是一个饱学宿儒，游慕金陵甚久。他教公权读国文，可谓恰到好处。后来应春女士殉难后，鼎斋先生郁郁无欢，不久逝世。在我，这是心板上不可救治的创伤。遗稿散无存，尤可痛心”。

由于我父亲遗稿散失无存，近年在《长公吟草》上看到有《次张鼎斋韵，即以赠之》二首诗，转录如次：

胸中块垒酒浇之，时醉时醒只自知。四海无名交友寡，十年有恨读书迟，素餐一借张良箸，白战反围谢傅棋。客里逢君诚幸事，诗简酬和两人痴”。

“阀阅门墙世守之，君家祖德尽人知。识荆禊水三年久，访戴分湖一棹迟。事业平生耕织读，风流前辈画琴棋。（君曾祖昆仲书画琴棋各擅一艺）即今绛帐高悬处，唤醒垂髫儿女痴。”

此诗作于1916年。我父原作则无可寻觅。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！

注 [1]长公吟草，系南社社友沈昌眉的诗集，昌眉别号长公。本文作者张留春，系“四一二”被害的革命女烈士张应春之妹，上海长寿路小学退休教师，其父鼎斋先生，为柳亚子先生之挚友，曾参加南社。

